
面葫芦
前几天，中山支行的同事老龚给我发

了一个经典视频，这个视频很接地气，好

就好在它的视频剪接和乡里乡亲的方言

解说。完全是用的我大嫂的土话说的。

或许，这个视频对于我来说太熟悉

了，而且我小时候13岁左右就会做这种饭

菜，我把它转发给了好多朋友。也或许这

个解说对于好多外地人来说可能听不懂，

或者是听懂了也是由于语言环境，可能不

会引起太多的共鸣。但是，我感觉一旦用

普通话来解说，那就啥意思也没有了。

老龚的祖上是从河南来后套的巴盟

人。经过几代的改造和粮食的造化，龚大爷

已经完全适应了大后套的地理气候。你看

哇，他脑袋大、脖子粗，这就是后套人吃白

面的结果。他这人行动很幽默，常常在我们

的小群里发一些很接地气的视频和段子，

成为群里的网红，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

“切好红豆儿山野茄子洋柿子，葱蒜

姜面葫芦切开，把瓤子挖了，切成疙瘩，农

村五花肉切成片片。倒葵花油放五花

肉———圪捞；放葱姜蒜———圪捞；放花椒

大料咸盐倒酱油———圪捞；倒洋柿子———

圪捞；倒面葫芦———圪捞；放山野茄子红

豆儿好好圪捞；倒水，盖上锅盖。起好的面

倒农村白面，放小苏打倒水和面，擀开，倒

葵花油———展匀，撒点儿面，展一展，卷住

再擀开，切成小疙瘩，揪长贴上个，盖锅盖

蒸十二三分，揭锅哇，啊呀！有点儿碱大兰

哇？孙子哎，吃烩葫芦锅贴了。”

这个视频段子的经典是什么？其实在

我看来就是两个字———圪捞。圪捞是我们

这里的方言，翻译成派（普）通话就是———

庆祝国庆
熟人堆儿里提起林姐，最风行的评价

就是夸她“有才”———其一，是“一箭双雕”

地生了一对双胞胎胖儿子，比起寻常的孕

产妇，工作效率提高了百分之百；其二，是

她给这对双胞胎起了两个喜庆、响亮、貌似

庸常却值得回味的名字：庆祝和国庆。

自从知道怀上的是一对“双棒儿”开

始，给这俩小家伙儿起名字，就成了林姐家

里最煞费苦心、又最饶有兴致的美事。因为

医生不肯告诉胎儿的性别，林姐和林姐夫

经过几个月的筛选、论证，最后悉心敲定了

两套预案———是男孩儿，就叫龙、虎，或者

麒、麟；是女孩儿，就叫珠、玉，或是蓓、蕾。

那年9月30日的早上，比预产期还差十

来天呢，两个小家伙便只争朝夕地向母亲

的肚皮“叩响了生命之门”，之后经过了将

近二十个小时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随着

十月一日的朝阳一同降临。望着眼前那两

个粉嘟嘟的小肉球儿，林姐一高兴，即刻宣

布了一个新决定：“什么龙虎麒麟，珠玉蓓

蕾的，全都不要了！这俩小子赶在这么巧的

时辰出生，是要提前出来，积极参加30周年

大庆呢！咱啊，就叫‘庆祝’和‘国庆’了！”

在父母的一声声呼唤中，这俩小子一天

天地长大了。按说“庆祝”和“国庆”这样的名

字，在咱们周围的人当中不新鲜，可是由一

模一样儿的兄弟俩组合在一起，就有了一种

巧妙的戏剧性，显得格外有趣。每年的九月

末，大小广场和机关大院的门前，总要摆出

“庆祝国庆”字样的花坛，或是挂起写着“庆

祝国庆”的大红灯笼，小哥俩儿这时候跟同

学、同伴们走在一起，便总要被一次次地大

声点名：“庆祝———国庆———”面对这样的招

呼，他俩若答应，小伙伴儿们就说：“谁叫你

呢？我是念那边的大红灯笼！”；若不搭腔，对

方却又忍着笑埋怨：“喊你俩半天了，怎么都

时光里的速度
祖居北方。爷爷早年投身革命，参加

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渡江战役

后，爷爷留守工作。于是，从那起，家族和

皖西南小城连着血脉。

地图直线距离三百六十公里，从皖

中到皖西南并不遥远。但在过去交通环

境下，舟车劳顿，有着旅途间苦涩。

父亲对当年求学省城，仍记忆犹新。

从小城半夜出发，客班小轮，在长江风浪

里颠簸。次日晨赶到发往省城的客运车

站。排队买票，班次有限，只能轮到出行

第三天的早班车。

在我年少时，假期几乎都在爷爷家。

路途出行如大考。

顺长江水路去上游之城。需坐绿皮

列车赶到江北终点站。下车，奔长江轮渡

售票窗口，排队、买票、登船。到了江南

岸，下船，再赶往长江客轮码头。在候船

廊道等上时辰，午间有“东方红号”上水

大轮泊岸。拥挤于人群中，跨上踏板，小

小身躯被推入船舱，方才松口气。换票选

舱，在四等卧席上躺下，那一路紧张情

绪，渐渐缓下来。

在长江客轮上，要度过一夜。第二天

中午，泊岸上游码头。下船离城仍有十五

公里的路程。挤在班车的人群中，摇晃在

坑洼的堤坝公路上，终于到达目的地。

陆路，也辛苦。坐火车到省城，在车

站附近小住一夜。次日凌晨，去省客运总

站，赶上发往小城的班车。近三百公里路

程，旧时客车要跑上一天。过去省道条件

不好，晕车常事。忆起那一天的路程，在

枯燥旅途中，昏昏欲睡，单调乏味。

若干年后读木心的诗，“从前的日色

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想起那会

儿，在车船里，孤独旅程下，一个背包，一

张孩子稚气的脸。

近年，公路发展日新月异。国道公路升

级，高速公路通车。大大加快出行的速度。

曾经盛极一时的长航客运，落下历

史帷幕。人们开始选择便利与速度的公

路客运快班。记着坐“江汉号”去武汉，船

到黄石港，客舱几乎走完了旅客。人们下

船出港，高速快客只一个多小时即可抵

达武昌。船上剩下都是有时间的人。六小

时后，伴随汽笛声，客轮悠然滑金汉口码

头。

前些日子，带家里小子去皖西南。想

着自驾顺着北沿江高速，大概需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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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呼和浩特支队及时开展“迎国庆，颂祖国”活动
为赞颂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强国强军的新气象新变化新风采，全面反映一代代官

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私奉献、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近日，武警呼和浩特支队及时开
展“迎国庆，颂祖国”活动。活动中，振奋人心的演讲，感人至深的诗词，乐队精彩的表演，
把此次活动一次又一次的推向高潮，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坚定了支队官兵的强军思
想，更激发了强军热情，极大地提高了训练积极性。 文/黄 甫 路 洋

下列人员原为我公司员工，因长期脱岗且失联，
且未在公司在通告的有效期限内与公司人力部门联
系，现公司依据有关规定单方解除与下列人员的劳
动合同，不再聘用。

徐聪颖、梁志国、李刚
联系电话：0471-3248107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艺术厅北街6号
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7日

通告

个小时。选择坐动车，高铁只需一个半小

时。上车落座，看看窗外风景，打个盹，列车

已经报站了，似乎意犹未尽。

从铁路警察岗位退休下来的父亲深有

体会。过去铁路线较为单一，去皖西南绕道

行，路程远，时间长。如今随着国家建设，路

网密集。高速公路数条连接，四通八达，高

速道口几乎连着家门口，出行快捷。随着高

铁贯通，城市之间，有如公交站点，来往更

便捷。

想起那会儿常去广州，铁路卧铺一票

难求，只有坐卧铺大巴。路途遥远，翻山越

岭，逢到恶劣天气，增加危险指数。当年只

有部分路段高速，在山区国道行车常有路

堵。抵达广州蓬头垢面，风尘仆仆。出行是

一件辛苦活。如今高铁通了，快速、安全、便

捷，舒适卫生的乘车环境，出门也愉悦。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日新月异，新旧对

比，发展中看变化，让我们亲身感受社会主

义建设带来福祉。尤其是近十年，国家许多

交通工程上马，体量之大，科技含量之高，

被外人羡慕不止，让我们过去不敢想、不曾

想的梦得以实现。

苦难里自强而出，多磨砺，多震撼，体

会至深。一声祖国好，肺腑而出！文/杨 钧

◎◎往日情怀 不言语呐？”他俩最初还臊眉耷眼地，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窘得不知所措，日子久了，

便知道这不过是一个例行的游戏，于是嘻

嘻哈哈地追过去拍一下“念字儿”者的后脑

勺，再互相推搡着一笑而过———虽是见惯

不怪、毫无新意的小包袱，一年一度地如约

抖开，也开心得不得了。

这个让孩子们津津乐道的节目，也延

伸到了班级和校内的国庆活动里———联

欢会主持、诗朗诵，也总少不了这一对儿

“黄金搭档”，照例地，每次报出主持人或者

演出者的名字，掌声都会在一阵会心的微

笑里快意地响起。上了大学以后，曾经是形

影不离的哥俩儿开始单飞，再后来又是各

自工作，“庆祝国庆”这对组合的舞台，便渐

渐退到了家里。这几年，哥俩儿都成了家出

去单过，每年国庆节回大本营，总约好了在

母亲家的单元门口碰头儿，再一起双双进

家。而林姐对儿子们的这个安排，似乎也心

领神会，打开门后的第一个反应，总是喜眉

笑眼地拖着长长的笑音儿喊一声：“哎呦都

回来啦，庆祝———，国庆———”———有点像

群众游行队伍中的口号，只这一句，那种家

国同庆的气氛，就出来了。 文/阿 简

◎◎生活拼盘

用铲子翻动菜。我的父老乡亲不会那样矫

情地说，都是笨嘴秃舌的厚嘴唇。多少年

来他们通过实践，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

出了最生动和最形象的方言笨语。

请记住“圪捞”这两个字。它太完美了！

与此同时,这几天我又看到一篇高大

上的帖子，说的也是巴盟的面葫芦，人家

把我们祖祖辈辈叫的面葫芦不叫面葫芦

了，而是叫了一个半洋名字———贝贝南

瓜。三大爷不服气。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帖子，据说这个

叫“贝贝南瓜”的葫芦是从日本引进的，但

是根在中国了，和我小时候吃的葫芦还不

太一样。主要特点是通过品种改良和升

级，比我们小时吃的葫芦更甜、更绵、也更

小了。我在转发这个帖子的时候，老龚大

爷说不就是巴盟的面葫芦吗？搞成这样的

高大上。我说这就是策划的效果。我小时

候吃的葫芦（番瓜），比现在你们叫的这种

瓜大得很多。

其实，这些东西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早就见怪不怪了，虽然经常食用，除

了感情其实一点儿也不稀罕它。不过，我

这人爱怀旧，这几年每年都要让朋友从乡

下拿几颗大一点儿的葫芦放在家里，为的

就是欣赏。

为了写这篇文章，也为了亲自实践和

重温烩面葫芦的情景，我昨天专门跑了两

趟保全庄农贸市场，为的就是看看这种瓜

的品种有多少？我们打小的时候父母就教

育我们说叫它葫芦。乡亲们更形象地叫它

面葫芦，意思是无论它烩着吃，还是熆（读
he，蒸的意思）的吃，都是绵绵的。

昨天，我和侉侉去保全庄买瓜，侉侉

问我你们叫它甚了？一下子还真把我问住

了。我觉得它从大的方面说就叫葫芦，小

时候也叫它番瓜了。不过我们小时候吃的

葫芦和番瓜比现在的大，是没有经过改良

和产品升级的。那个时候粮食短缺，当主

食吃了。

葫芦，也叫番瓜，后来人家叫南瓜了。

我觉得这是针对西瓜、冬（东）瓜叫的，反

正没有北瓜。叫就叫哇，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们老家其实也有人叫倭瓜、吊葫芦、丑

瓜。不管叫什么，它就是葫芦。

我昨天在群里发了一个图文，有的网

友说：“反葫芦”，我说应该是“翻”或者是

“番”瓜。我小时候父母说的“饭葫芦”和

“饭瓜”，其实也叫番葫芦，这是因为这种

东西顶饭吃了，而且是和糜子和谷子米焖

的吃了。

家里那个传女子喜欢吃这种饭菜，最

主要的是她竟然不知道我就会做这种饭

菜。那天，我给这个怂女子做了一顿面葫芦

烩菜，她把我崇拜得不行行兰。一下子叫来

好几个她的闺蜜品尝。老是问我：“三哥，你

怎么会做这种饭了？”其实，我们就是两代

人。做这种饭菜是一种父母从来就没有教

过你的本能，是不由自己学会的技能。

喜欢面葫芦是一种心情，过去是穷得

愁了，现在是喜欢得不行了。我家里放的

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葫芦，其实就是为了

一种寻找儿时的记忆。 文/杜洪涛


